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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2021年，《草原》文学杂志开年便做了一件大

事——“自然写作”隆重登场，似一缕拂面清风，令众多文学爱

好者眼前一亮。新开设的“自然写作”栏目，由张炜、阿来、叶梅、

梁鸿鹰、施战军、陈应松、鲍尔吉·原野、冯秋子、刘亮程、任林

举、艾平、李青松、兴安、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苏沧桑、陈涛、傅

菲、阿霞等作家、评论家、报刊主编共同发起，并联合《文艺报》、

中国作家网共同推荐，团结文学的力量，以重要版位和大量篇

幅，倡导作家重新认识自然和“自然写作”，高扬自然文学的大

旗，助力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

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

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些重要的方针和政策，

为生态文明建设，为我们国家的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自

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创作确定了主旋律。

新时代10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彰显出自身的历史定位。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两年耕耘，“自

然写作”这块试验田正焕发出勃勃生机，结出炫目的果实，为自

然文学、生态文学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宝贵样本。在此过程中，尤

其令人期待的是，那些发起者的发掘与探索，名家大咖的交流

与灌溉，使很多文坛新人在“自然写作营”深受启发，创作出很

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发起“自然写作”倡议，首期《草原》“自然
写作营”在乌兰布和沙漠启动

2021年4月23日，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一辆奔驰的

巴士车上，十多位知名作家、诗人们正以兴奋、敏锐的目光，注

视着车窗外闪过的沙漠、湖泊和草原。车厢的气氛十分热烈，刚

走出城市的作家们正交流着关于“自然写作”的经验，争论在一

个个具体话题间激荡。

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正改变着人们的认知和生活。由此，很

多人感到好奇，为什么发起“自然写作”的倡议？“自然写作”栏

目前言中这样说：“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

未来的长远大计，也是我们国家‘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决策。今

天，我们倡导‘自然写作’正是对这一宏伟蓝图的响应与期待。

《草原》杂志作为一个边疆的文学园地，作为以草原文化为中心

的多民族的文学载体，希望肩负起这个责任，以期引发文坛和

作家们的关注和回应。”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评论家兴安坦言：一

直以来，文学领域内对“自然写作”“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等相

关概念并不生疏，国内的文学报刊也不乏相关题材的作品，但

《草原》举一家杂志之力主推，聚集起国内多位知名作家、评论

家重新倡导和推出“自然写作”，并形成规模，显示出独特与不

凡的气度。

兴安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考量，中央号召和力导生态文明

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保护环境、

关注自然和生态平衡成为人们的共识。由此，“自然写作”的提

倡和兴起是应时而生、顺势而盛，“是作家和文学对我们赖以生

存的自然和环境，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一种自觉、反思和担当”。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写作”是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一次集

结、整合和梳理。他同时认为，提倡“自然写作”，并非要求作家

都跑到荒野上去，“它应当是一种身心的净化，让我们重新思考

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回已经被我们遮蔽或丢失的自然之

眼和自然之心”。

事实上，“自然写作”的倡议发起后，很快得到文坛众多作

家的回应与赞赏。尤为可贵的是，许多重量级作家坦诚相见，以

勇于担当的气概积极探索这一写作领域的同时，极大地推动了

中国“自然写作”的进程。

在这一点上，《草原》第一期“自然写作”栏目刊发的张炜的

随笔《我行走，我感动》，以其深远的立意引发文坛和社会的关

注。张炜在文中阐述了对“自然写作”的思考，他说：“关于人和

自然的关系、关于大自然题材的写作，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

任务，就是粉碎大词和概念，回到个人的沉默思悟中，在沉浸中

与表述对象有一番心灵的共振。由此，进入个人的生命体验。”

短时间内召集落地第一期“自然写作营”的体验活动，困难

可想而知。而“自然写作营”的开营启动究竟如何做到的？内蒙

古文学杂志社社长、《草原》杂志主编贾翠霞颇具行动力，她在

致开营辞时开宗明义地说：此番《草原》联手国内自然和生态文

学大家、报刊主编共同发起，呼吁中国的作家们走出书斋，直面

感受大自然的雄浑与敬畏，为的是以文学的良知遵循自然伦

理，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在她看来，《草原》之所以扛起“自然写作”这面旗帜，一方

面是因为“草原”本身有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内涵和生命

意识；另一方面，内蒙古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丰富的地质地

貌、多样的民族文化，这些都成为内蒙古作家天然的丰厚的创

作资源。“仅就自然写作而言，内蒙古的作家们一定大有可为。”

沙漠里的雨赶来凑趣，就此，在风声、雨声、争论声中拉开

了“自然写作”论坛的序幕。乌兰布和沙漠的开营现场，作家、诗

人路远、兴安、广子、拖雷、西凉、鲜然、李建军、刘惠春、于永强、

刘敏等人十分激动，他们从对“自然写作”的理解、创作经验与

感受等方面出发相继发言，既有对“自然写作”的思考和碰撞，

也有对今后写作计划的交流与探讨。大家纷纷在第一站营旗上

签名，并举行了营旗交接仪式。随后，他们冒雨走向荒野，在乌

兰布和沙漠中徒步登山梁、过沙海，穿越戈壁旷野，开展考察史

前摩尔沟岩画、露天矿坑、远古植物，篝火夜谈等一系列活动，

与自然展开倾情对话。

第一次参加“自然写作营”的作家们心中怀抱着一种兴奋

与期待。当一行人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腹地，展开帐篷，扎下营

地，经过一番风雨洗礼后，无一不被旷野之中蕴含的大自然的

力量所震撼和感动。

连续五期“自然写作营”走进草原，重新思
考自然与人，关切人文与社会

“自然写作营”为自然写作的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先决条件，

两年耕耘后，创作成果渐渐显现出来。

我们不妨一起回望这两年的《草原》“自然写作”成果——

徐刚的《金沙江笔记》、梁衡

的《五十年前的河套日记》、

蔡测海的《牛下麒麟猪下

象》，三位文坛老将都拿出了

自己年度最好的作品。尤其是

徐刚，以诗人的情怀徜徉古

今，将历史与现实、文化与自

然景观融于一体，行文疏朗、

大气而激情饱满。

此外，中年作家成为“自

然写作”的主力军，陈应松、

北村、蒋韵、王松、鲍尔吉·原

野、皮皮、荆歌、雷平阳、葛水

平、李青松、任林举、程青、陈

继明、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棉棉、傅菲、苏沧桑、庞余亮、

冯良、半夏、王族、叶弥、江

子、盛可以、凸凹、丁立梅、古

清生、季栋梁、周蓬桦、杨献

平、杨海蒂、宝贵敏、了一容、

宋晓杰、盛慧、王蕾、于蓉等作家，都在自然写作方面展现出实

力和成绩，可谓是佳作频出、各持分量。同时，“自然写作营”也吸

引了一大批青年写作人才。

在“自然写作”这个集体中，“80后”乃至“90后”“00后”是

一支正处在上升阶段的群体，他们思想活跃，身体力行，其中的

成果有周华诚的《陪花再坐一会儿》、东珠的《昆虫八宝宴》、周

李立的《分水岭》、简儿的《春天的食物》、钟媛的《平野春事》、阿

娜的《林深处的育儿室》、苏先生的《一个人的万物牧歌》、邓文

静的《逃跑的牙齿》、晓角的《瞧，这些人邻》等。

这两年的许多作品都令人印象深刻。李青松在《大兴安岭

笔记》和《牦牛与野牦牛》中，对于“两山”理论指引下中国林业

从经济产业全面转型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刻变

化，对于维护物种多样性为目标的系统决策之间的落差错位深

怀关切和思考。皮皮的《大树来途》写了一位老人与一棵橡树的

奇妙关联，老人不仅是这棵树的所有者，更是将其作为自己生

命的寄托和亲人，为此她要尽全力保护它，以及与之相关的周

围所有，即使在旁人看来不近人情。王松的《谁是谁的树》则记

录了中国乡村中农民与树的不同寻常的关系，神秘的灵魂文化

和丧葬习俗，关乎生者的归宿与死者的安宁，让人对生命的价

值和意义产生浮想。

“自然写作”对内蒙古的本土作家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地

域和文化优势，况且他们中的不少作家原本就有“自然写作”的

经验。像作家艾平、苏莉、王建中、特·官布扎布、刘惠春、谢春卉、

安宁、娜仁高娃、海勒根那，诗人成子、温古、广子、农子、李建军、

阿尔斯楞、李文俊、赵剑华、曾烟、苏华、阿娜、刀客、北琪等。

文学评论家李林荣仔细展读了每一期的《草原》杂志，他形

容这些文章宛如阵阵呼哨过耳、声声号角穿空。哨音和号声起

处，一片“自然写作”的旗幡飘动。在他看来，从栏目“前言”《自

然写作：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到封二联袂推出的

“自然写作大家谈”主题图文系列，再到名家张炜的随笔思辨和

王冰、兴安、王昉、钟媛等几位评论家的学理阐发，簇拥着、匹配

着接连亮相的114位作家的百余篇散文、小说和多组诗歌，蔚

然形成一派隆重标举“自然写作”的堂堂之阵。

“自然写作营”作为一种新的生活和写作方式，得到越来越多

国内和区内作家、评论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草原》“自然写作营”

走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营地，体现着文化自信。不论是烈日炎炎

下第二站的库布齐沙漠，还是瑞雪飘飘中第三站的乌兰哈达火

山，草原上挺拔绵延的群山似在诉说着千万年缄默的岁月，其迸

发出的独特生命力与置身其中的作家们构成人与时空的对话。

2022年7月，《草原》第四期自然写作营暨自然文学论坛在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举行，在马头琴和长调的悠扬旋

律中，作家、诗人们探讨用文学重新建立、界定、想象人与自然

的关联。这一期“自然写作营”的活动，笔者有幸参与，对奔腾的

赛马现场和辽阔热烈的那达慕大会至今记忆犹新，尤其切身体

会到生态环境的沃土为生态文学、自然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

料，从而怀抱有一种信心和期待：希望未来，自然写作者能够以

生态文学、自然文学赢得世界。

蓝天如洗，风和日丽。在天地之间的草原深处，中国作家协

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施战军线上致辞，著名诗人、作家徐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山西省文联主席、作家葛水

平，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荆歌，《文学报》总编辑陆梅，作家

出版社编审、评论家兴安，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额尓敦哈达，内

蒙古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评论家包斯钦，以及来自内蒙古各地的

作家和诗人60余人热烈交流，探讨人与自然、人文与社会的关系。

其间，内蒙古文学杂志社举行了内蒙古文学驿站授牌仪

式。内蒙古文学杂志社社长贾翠霞、副社长格巴特尔向正镶白

旗、正蓝旗文联、草原艺术公社授牌并颁发驿站长聘书。这是内

蒙古文学杂志社为紧密联系基层、服务基层而启动的一项在内

蒙古全区范围内设立100个文学驿站的宏大计划。这个计划得

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有力支

持，他亲笔为“内蒙古文学驿站”牌匾题字。

九月的金秋，第五期自然写作营以“乡村文学艺术现场”为

主题，迎来了吉尔格楞、汪剑钊、王祥夫、安琪、娜仁琪琪格、周华

诚、牛敏、孙玉宝、莫尼、乌日娜、张放等国内外50多名作家、诗

人和艺术家的参与。别开生面的是，他们走进呼和浩特市清水河

县蒙清公司的万亩粟米田，挥动镰刀，体验秋收的辛劳和喜悦，

以文学、摄影、绘画、音乐描摹丰收之乐，抒写自然之美。贾翠霞

在现场说，希望作家、艺术家们更多地走进乡村，了解和关注“三

农”尤其是农民的生活，在乡村振兴和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充分展

现文学和艺术的力量，而这也是此次自然写作营的意义所在。

《草原》与《文学报》南北呼应，优秀作品和
文学新人不断涌现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大家的积极推进下，“自然写作”获得

全方位拉动效应，似一组清丽的田园牧歌，在新时代奏响生态

文学的序曲。

事实上，近两年来“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已经引起文学

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文学》《十月》《诗刊》《散文海外版》

《光明日报》《天涯》等报刊杂志相继开设专题。2022年6月，《文

学报》推出“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然文学、生态文

学再讨论”栏目，引发作家和评论家的积极响应。该栏目的主持

人兴安直言，这是《草原》和《文学报》，一南一北，对自然和生态

文学的遥相呼应，前者是创作实践，后者是理论探讨。

越来越多投入“自然写作”的新锐作家愈发意识到，到大自

然中去，能激发出不少“金点子”。值得肯定的是，《草原》刊发的

众多国内自然文学的佳篇力作，相继被《新华文摘》《文艺报》《小

说月报》《中国当代文学选本》《散文海外版》《中篇小说选刊》《北

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文学教育》等权威报刊、选刊、选本累计

40多篇（次）选载。《散文选刊》则以小辑形式重点推出“草原生态

散文特辑”。其中，庞余亮的作品《在那个湿漉漉的平原上》获得

第十三届“万松浦文学奖”。而最新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中，

就有王松、庞余亮、江子等三位作家参与了“自然写作”的创作。

令人欣喜的是，2022年，刊于《草原》的10篇作品入选百

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2021生态文学年选》，其中包括李

青松的《牦牛与野牦牛》、周华诚的《陪花再坐一会儿》、庞余亮

的《在那个湿漉漉的平原上》、刘惠春的《春天，在西鄂尔多斯》、

东珠的《昆虫八宝宴》、海勒根那的《草原上的事物》、葛水平的

《树的荫凉宽容而纵深》、孙改鲜的《乌兰布和草木》、棉棉的《隐

居在大自然里的中世纪小村》、张炜的《我行走，我感动》。

毋庸置疑，能够入选对生态文学写作的思考和关注、对生

态文明思想和生态保护理念的解说和宣扬具有文学和文化层

面双重意义的《中国2021生态文学年选》，对“自然写作”来说

十分有意义。如同该选本主编李青松在“代前言”《生态文学的

立场》中所说，“就这个选本整体来说，它可以代表2021年度中

国生态文学的水准和高度。”

实践与理论并行，“自然写作”的试验田结
出生态文学的果实

对新事物、新经验的探求，往往需要一边进行理论上的讨

论和建设，一边进行实践中的试验和检验，这样才会找出正确

的结论和方向。近年来，《草原》的“自然写作”犹如一方自然写

作的试验田，在时间和实践中开垦，不断开花结果。

正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施战军所言，“自然写

作，是有关我们与万物玄妙联系的哲学，是有关心灵与生灵无

限亲近的诗学。将‘自然’自然地交融于‘我思’，把‘自然’自然

地生长于‘我在’——人与自然的重新对话，就在于呈现自然的

本然，并使一度自大或自贬的人设，正心定位。自然不是供我们

放逐和迷失的，只要写作，就免不了‘人’的干预，关键是找到

‘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之间的恰当分寸，从而给生命以

力，赋文学以能，和有缘的万象共生价值。”

《文学报》主编陆梅认为，一段时间来，我们很多人对什么

是自然文学、什么是生态文学，有很多的思考、讨论和纷争。有

一天聊到这个话题时，她与兴安一拍即合，“不如开设一个栏

目，把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放置在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方法

论的维度下，我们再来看自然的问题、生态的问题，文学又该怎

么回应、怎么重新界定、怎么重新想象”。她同时谈到，“自然写

作”在当下有新的要求，“文学仅仅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远远

不够，文学还应该看到人与第二自然、与第三自然等等关系的

新变，文学在这些新变面前怎样选择、如何行动？比如日新月异

的山乡巨变、乡村振兴，文学怎样回应这个时代之变？面对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一些新的经验、新的形态、新的主题和新的视野

出现，同样也需要文学做出回应”。

在评论家孟繁华看来，“自然文学”古已有之，人与自然早

就是和谐与共、不可分离的书写对象。之所以今天提出“生态美

学”“自然文学”，是因为人与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人

对自然的索取超过了自然的承受，人无限夸大的自我想象终于

受到了惩罚。“但人毕竟还是有反省能力的物种，适时地检讨和

反省人类的行为，便有了‘自然文学’的提出。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自然文学’首先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文学。”

评论家李林荣认为，从生态文明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全面

实施的大背景看，像《草原》这样通过年度主题栏目的精心编发

和理论呼吁，对它的作者群和读者群，更对全国文坛乃至于海

内外华语写作者，高调提倡“自然写作”，确实是适时之举。在

《〈草原〉上扬起新风幡》一文中，他直抒胸臆：比起当年喧腾一

时的“新写实”“新体验”“新都市”等城市范儿和书斋味儿十足

的批评口令或概念标签，“自然写作”的字面意思显得憨朴透

明、直接平易。但越是如此，求其确解也就越难。在谈论“自然写

作”的声浪高涨处，比砸下一块块森严的界碑、竖起一支支严格

的标尺更振奋人心的是全力放飞一片创作意念和阅读期待的

箭雨，让它们了无挂碍、呼呼挂风，带着凌厉的气势，越出稠密

的城市生活圈，直奔四面八方的广袤天地而去。至于它们最后

落地的方位和命中的目标如何，待具体的文本成果一一产生，

然后再详究细品也不迟。

（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记者）

“自然写作”：探索文学新路，为生态文学提供实践经验和样本
□李 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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